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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安庆城里有四家电影院：以
演戏为主兼放电影的皖江、胜利 （含宜光） 剧院，
还有新光电影院和解放电影院。

新光电影院坐落在繁华的人民路，门楼居高临
下，3个上、下坡道各29级台阶，气势恢宏。遥遥相
对的是庄严的市委大院，四周开阔如天然广场。很长
一段时间，新光电影院是安庆的“头牌”影院，既是
城市的地标，也是市民精神生活的殿堂。

新光电影院的前身为东南电影院，于1946年
春由镇江商人将奉直会馆 （今双莲寺小学西侧）
改建而成，后迁至吴樾街皖钟大戏院。安庆解放
后，经公私合营改名新光电影院，于 1950 年 1 月
4日营业，首演影片《百万雄狮下江南》。1953年
改国营，由市人委拨款10万余元，年底在新市路
（今人民路） 的一个荒山坡上建成新影院，占地
40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米，砖木结构，
上下两层，共设 913 个翻板座椅。1954 年元旦开
业，当晚上映苏联新片 《大音乐会》。为庆祝落
成，院方还特意制作了一枚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纪
念书签。1966年对影院进行扩建，座位增到1145
个，一度易名红卫兵电影院，1969 年改回原名。
1978年首次利用人防工程增设制冷设备，改善影
院环境。

新光电影院作为一家全省最早成立的专业电
影院，之初放映的影片，均由私人向上海、南京
等地影片商或代理人租用。1950年底，中国影片
经理公司华东区公司南京办事处成立，新光电影
院随即与之签约，由该处供应影片。早期的放映
宣传以街头海报、报纸广告为主，后期采用宣传
橱窗、展板和悬挂横幅，对重点影片还由军乐队
上街散发传单，或以锣鼓队游行等形式进行宣
传。1957 年起自编了 8 开套色铅印 《电影介绍》
月刊，持续 9 年。1950 至 1960 年代，该影院每年
放映一些前苏联影片及十几部国产片，且旧片
多，重映片多，新片少。我依稀记得，有 《花儿
朵朵》《小兵张嘎》《青春之歌》《风雪大别山》
等，有的影片是我当时省下买早点的 5 分钱买票
看的。1966 年始，老影片被封存，故事片停拍，
主要上映 《新闻简报》《地道战》《地雷战》《南
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 等老
片，1970 年起多为 《智取威虎山》《红灯记》 等
样板戏舞台片。

1970 年代初，几个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
影被引进。1971年，新光电影院专门上了一套宽
影幕设备，首映朝鲜片《卖花姑娘》，接着是《摘
苹果的时候》 及越南的 《阿福》、阿尔巴利亚的

《宁死不屈》 等片。1972 年又复映 《英雄儿女》
《上甘岭》等5部抗美援朝片，偶尔内部放映《不
夜城》《早春二月》等禁片及译制片，但观众仅限
机关文教单位人员。凭借家母的老师身份，我有
幸看了来自日本的 《啊，海军》《山本五十六》，
被同学们羡慕不已。1975年，随着国产故事片的
复苏，《闪闪的红星》《春苗》《难忘的战斗》《创
业》 等新片陆续上映。1977年后进入电影放映黄
金期，《洪湖赤卫队》《冰山上来客》 等老片解
禁，《黑三角》《小花》 等影片上市，另有印度

《流浪者》、法国 《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南斯
拉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日本《追捕》等译
制片输入，影院门庭若市，售票窗口常挂着“今
日客满”的牌子，没票的观众站在路边加价“接
票”，更有甚者悄悄地倒买倒卖。当时有种现象很
有意思，青年男女的爱恋表达，多以送票方式相
约影院的。

1970 年代有两部影片异常火爆，其轰动盛况
空前绝后。一部是朝鲜的《卖花姑娘》，只售团体
票，一天 24 小时连轴转。另一部是罗马尼亚的

《多瑙河之波》，特设了两道检票口，来应对人头
攒动、有票难进的混乱场面，先由铁栅门处检
票，分批放行观众进内厅，再复检入场，导致有
的人只看了大半场，有的不得已退票。我观后猜
想，这或许是安娜的惊艳之美和搂搂抱抱的的异
国风情的缘故吧。

新光电影院
毛天鸣

􀳁老城旧影

我老家的院子很大，足有两亩见方，密密
麻麻地栽着各种树木花草。树木主要是樟、
槐、梧桐、四季青，都生得非常高大，大多是
我哥十来岁时栽的，一转眼四十来年了。

有一年，一群人头蜂子 （马蜂） 跑到一棵
樟树顶梢搭了一个窝，吊罐一样悬在半空，村
子人经过我家门前时，都小心翼翼地蹩着走，
仿佛进了雷区。当然，我父母也时时提心吊
胆。后来，我找了镇子里的消防队，他们连续
来了两次，用高压水枪冲，很遗憾，只冲了半
边窝子。不是消防队无能，是人头蜂太狡猾，
将窝子搭得太高。那一次，父亲急得差点将那
棵大樟树放倒。冬天来了，马蜂没了威风，全
都蛰伏在窝里一动不动，一只黄鼠狼飞奔上
去，拿那个令人头痛的蜂子窝当做蛋糕，吧唧
吧唧，吃得一干二净。

除掉这些落叶乔木，哥哥栽的果树花草也
很多。果树有桃、李、梨、杏、桔。花草有山
茶、桂、广玉兰、梅、映山红，一株株、一簇
簇，在树间，在砖砌的大花池子里，活得极为
滋润。

春天里，花儿相继开放了，以红色调为主。
桃花是粉红、水红，山茶是鲜红，映山红是血

红，广玉兰是紫红，蝴蝶兰是黑红。后来的日
子，妻子回山里娘家，淘宝一样淘来了数十株新
发的兰草，花骨朵一串串的，嫩白，隐藏在锯齿
状的狭长叶片里，香气清新四溢。杏花也开了，
粉白，满树皆是。稍后的日子，梨花也会开放，
雪白色。

这些花儿竞相开放时，鸟开始歌唱，站在
樟树、槐树、梧桐枯瘦的枝梢。鸟来自大自
然，称为野鸟，名副其实。鸟的种类很多，我
认得的有麻雀、布谷、斑鸠、喜鹊、八哥。

麻雀群居，出来觅食也成群结队，没事时喜
欢站电线上，整整齐齐排列，有梳理羽毛的、有
交头接耳的、有凝视远方的、有闭目沉思……形
态各异。倘若落在树梢，必打打闹闹、彼起此伏
地飞，枯树立即显得生机盎然。它们不管停在何
处，嘴里都叽叽喳喳的，酷似好唠叨的老妇。
布谷和斑鸠体型极为相似，毛色皆银灰，白肚
皮，叽叽咕叽叽咕地叫，叫的时候，脖子一伸
一缩的，挺富有弹性。

喜鹊的出现仿佛是今年才有的罕事，它们的羽
毛黑白相间，喳喳喳地叫，叫一声就翘一下尾巴，
似乎很卖力。它们的叫声鞭炸一般热闹，充满喜气。
八哥黑毛、黄嘴，唧唧嘘嘘，就像人吹口哨。

传言若将八哥舌头割掉一半，就可以学
人说话。早就知道八哥会说人话，但不
知需将舌头割掉一半，这种做法很残
忍，八哥肯定也很痛。这种只为满足一
时的好奇心而残害鸟类的做法，我心里
很不认同。

那天在老家，还听见屋后竹园有鸟
“提壶匠、提壶匠”地叫，清脆悦耳，
就像夏天赤足走在林间小溪里，感觉倍
儿凉爽。忙出屋找寻，竹林稠密，只闻
其声，不见其影，踟躇半天，无果而
返。妻子说是竹根鸟，身材小巧，黄毛
红嘴，头顶一圈白毛。急去网上搜寻，
却找不到这种鸟。究其音，酷似黄鹂，
到底是何鸟，一直是个谜。

􀳁生活写真

家花与野鸟
邱冬

这是个雨水充沛的季节，我们的思念也更
加浓烈。我们好想问一问：十三年了，绍军，
你在天堂过得好吗？

2007年7月19日，你与同事出警，在调处
一起宅基地纠纷时突然遭遇歹徒的疯狂袭击，
顷刻间你血流如注、生命垂危，在被送往医院
的途中闭上了双眼，为着公安这一神圣的职守
光荣献身。

绍军，你是否知道：你走后的日子，思念
你的何止是你老母与妻儿？情同手足的战友们
也一直默默地思念着你，想念着你。每年的清
明时节，芳草摇曳，细雨蒙蒙，我们手捧鲜花
一次次、一回回追忆着远在天国的你。

十三年，四千七百多个日夜，对你女儿
桂小黎来说，一切是那么漫长，一切又仿佛
就发生在昨日，已是省城大学的教师的她，
每一回想起久别的爸爸，都会默默地哽咽、
哭泣……殉职的前几天，你还承诺要带高考
刚结束的她去看大海和玉龙雪山，可尚未成
行，你就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丢下了下无
助的母女。女儿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
候，多想与你分享喜悦，可是此时，却因为
你的缺失，徒增悲伤。

你小的时候，家徒四壁，你对父母说，长
大后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你成年后，以
优异成绩考入海军学府。18年后，你本可以继

续留在沿海部队，却主动要求转业回到内地，
在桐城青草镇这个三县交界的偏僻农村的派出
所一干就整整十年。工作很琐碎，你默默无
闻、无怨无悔。多少个风雨之夜，你巡逻在街
道社区；多少个严寒酷暑，你行走在地头田
间；大沙河的山水留下了你朴实的身影，勤劳
善良的乡民最信任憨厚耿直的你，亲切地称呼
你为“老桂”。那天，当凶险逼近的那一刻，你
大喊着，挡开了战友，自己冲到了最前边，面
对凶残的目光和近在咫尺的凶器，你毫无惧
色，终被穷凶极恶的歹徒重重地击中，倒在血
泊之中。

许多时候，作为战友，我们都会想：你在
另一个世界里会干些什么？你还干着警察老本
行吗？亦或你改行做了妙手回春的医生，答疑
解惑的夫子还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老总？
不，依你的性格与品行，我们想，你肯定还是
干警察最合适，那也是你最热爱的岗位。

绍军，现在的警队与从前相比已翻天覆
地：领导亲民，战友敬业，公安的面貌也日新
月异。你昔日一些战友都通过竞争上岗当领导
了，他们的进步与你生前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绍军，亲爱的战友，在这草长莺飞的季
节，在往后似水的流年里，我们会用行动告慰
你：我们会一如既往，淡泊名利，像你一样，
做好人民的守护神。

􀳁逝者追记

祭桂绍军烈士
刘东风


